Marcellus of Ancyra 安居拉的馬爾克路（約374年卒） 為加拉太安居拉的主教。早期因為支持亞他那修（Athanasius{\LinkToBook:TopicID=166,Name=Athanasius}）*，和尼西亞信經（Nicene Creed{\LinkToBook:TopicID=850,Name=Nicene Creed}）*的本體相同（Homoousios{\LinkToBook:TopicID=583,Name=Homoousios}*，指聖父與聖子是同質的），而聲名大噪。本於此，他攻擊亞流（Arius{\LinkToBook:TopicID=156,Name=Arianism}）*的支持者，如亞斯他利（Asterius，約341年卒）、尼哥美地亞的優西比烏（Eusebius of Nicomedia，約342年卒）、和該撒利亞的優西比烏（Eusebius of Caesarea{\LinkToBook:TopicID=425,Name=Eusebius of Caesarea}）*。就是因為他過度強調聖父與聖子的同一性，以用來對抗亞流派，他竟誇大了，說聖子在道成肉身前後，與父的同一性都沒有改變。該撒利亞的優西比烏寫了兩本書指出他的錯誤，《反馬爾克路》（Contra Marcellum）和《教義學》（De ecclesiastica theologia），說馬爾克路犯了撒伯流主義〔Sabellianism{\LinkToBook:TopicID=1035,Name=Sabellianism}*；參神格惟一論（Monarchianism{\LinkToBook:TopicID=805,Name=Monarchianism}）*〕。結果馬爾克路為君士坦丁堡議會（336）定為異端。
在羅馬流亡期間，他得到教宗猶流一世（Julius I, 337～52）的支持；後來亞他那修來到羅馬（339），使他終於洗脫了種種嫌疑，包括「撒伯流的錯誤、撒摩撒他的保羅（Paul of Samosata）的惡毒，和孟他努（Montanus）的褻瀆」（羅馬，341；撒底迦，343）。可惜三年後，他又被羅馬皇帝君士坦提烏斯（Constantius, 347）罷免，並且死在放逐期間。他的思想為該撒利亞的巴西流（Basil{\LinkToBook:TopicID=190,Name=Basil of Caesarea 該撒利亞的巴西流}）*所拒絕，而君士坦丁堡議會於381年更定之為異端。
馬爾克路在《論子的屈服》（On the Subjection of the Son）的思想，只見於優西比烏的作品，和他寫給猶流的信札中，原書已失散。按巴西流的記載，馬爾克路認為「子」一詞只可用在成為肉身的道（Logos{\LinkToBook:TopicID=734,Name=Logos}）*；當子回到天上，亦即是恢復道成肉身之前的情況，聖子與聖父短暫分離的情況便告終結。在祂返回之後，「祂就重返所出之地（指父）那裡，祂在出來之前沒有（獨立）存在或位格（Hypostasis{\LinkToBook:TopicID=596,Name=Hypostasis}）*的」（Basil, Letter69）。為反駁馬爾克路這一論點，尼西亞信經內才加入「祂的國（指聖子）沒有窮盡」一節。馬爾克路認為成為肉身的道，祂的身體本身就是神的形像，並由此而發展出另外一種道──人的基督論（Christology{\LinkToBook:TopicID=282,Name=Christology}）*，與亞流派的道──身體基督論對抗。
另參︰亞流主義（Arianism{\LinkToBook:TopicID=156,Name=Arianism}）；

亞他那修（Athanasius{\LinkToBook:TopicID=166,Name=Athanasius}）；

基督論（Christology{\LinkToBook:TopicID=282,Name=Christology}）。
參考書目
A. Grillmeier, Christ in Christian Tradition, vol. 1(Atlanta, GA, and London, 21975); T. E. Pollard, Johannine Christology and the Early Church(Cambridge, 1970), ch. 8; idem in J. Fontaine and C. Kannengiesser(eds.), Epektasis. Me*langes Patristiques...Jean Danie*lou(Paris, 1972), pp. 187～96.

H.D.McD.

